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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1949年10月1日建立由中国共产党

领导的新中国为ḷ志，是我国由ॺ⇆民地

ॺሱ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䖜ᣈ的时期。

此时，我在清华大学上学，这也是我个人

历史发生䖜ᣈ的时期，即由一个不闻时事

的学生䖜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。

ж、㘹ޛ␻঄ૂ৸ࣖᆜ⭕䘆ࣞ

我于1929年2月出生于今ᆱ波市᝸෾

䭷以王ဃ家族为主的哴ኡᶁ，后来在这个

家族办的ጷ本学校上小学。

1940年日本ঐ领ᆱ波᝸ⓚ后，我去上

海，和一个年近70岁的亲ᡊտ在一起，并

在当时的ݹ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学。这个

亲ᡊ在⋣南䐟开了一个䬰୞科学仪ಘ的商

ᓇ。我去时，他已把商ᓇ的经㩕交给他的

堂ᕏ，他ࡉտ在商ᓇ的四楼上，看书、写

书、㯿书。两䰤ᡯ子，靠້地方，自地面

到ቻ亦，䜭是一个个大书㇡，㇡上䜭ḷ名

为“ਔ備室㯿书”。㯿的䜭是线㻵书，仅

《二十四史》就有不同版本的三部。ᤌ䇯

他的也䜭是一Ӌ㘱ཛ子，年䖫一Ӌ的也是

㘱ཛ子的后代，如章太炎之子。我在ਖ一

䰤ᡯ里学Ґ、看书。䲔了上学、春节时到

亲ᡊ家ᤌ年外，他不䇨我随ׯ外出。我们

䜭不过问时事。他在我高三时去世。

194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四所国立大

学：上海交通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中央大学

和清华大学，我选择了清华大学。到清

华后，一个ڦ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生活䖘

䘩。当时清华有一个ᜟֻ：一年级新生

清华求学随记
○王勤谟（1951 届机ᷜ）

տ善ᮻ，一室四人，不分系别。1947年ሂ

我不回家。一个要回家的航空系的同，ٷ

学请我ᴯ他参加同学自行举办的“中学生

ሂٷ㺕Ґ班”。㺕Ґ班ُ用北京大学（当

时在෾里⋉┙）的教室，需要տ在北大的

ᇯ㠽。我答应了。后来才⸕䚃，这是清华

地下党组织的一项活动。 
由于北大校方不同意ُ教室，因此，

㺕Ґ班的组织者一方面继续和北大校方交

⎹，一方面ُ了一Ӌ书供参加者䰵读。这

Ӌ书中，有㘖՟䎎的《中国通史》、㢮思

ཷ的《大Շଢ学》、∋⌭东的《新民主

主义论》《论联合政府》和《中国革命和

中国共产党》等。这Ӌ䜭是我过去从未接

䀖过的新思ᜣ。加上当时৸发生了“于子

三事件”。于子三是⎉⊏大学学生自治会

主席，↫在国民党的ⴁ⤡中。在ᖸ多෾市

ᦰ起了一场抗议国民党政府᳤行、㓚ᘥ于

子三的学生运动，北平也不ֻ外。㺕Ґ班

的组织者带我参加在北大㓒楼广场上举行

的䘭᛬于子三的活动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

学生运动，⋑有做ӰѸ事，主要是观看。

ն通过这个“观看”，也使我具体感受到

“中国ᗵ享进行政治改革，首先是推㘫㪻

介⸣⤜㻱㔏治”的观点。回校后，在㺕Ґ

班一Ӌ参加者的介绍下，我৸参加了一个

由跨系同学组成的读书会。在读书会中，

我开始读一Ӌ傜ࡇ㪇作，如《共产党宣

言》《৽ᶌ林论》《帝国主义论》《国家与

革命》等。㲭然这Ӌ书的内容，当时我并不

能ᖸ好理解，ն也开始ؑԠ傜ࡇ主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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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开学后，我㻛班里推为参加学

生会的代表。㖒课⑨行的事䜭由学生会讨

论通过后组织。在讨论要不要㖒课⑨行

时，我䜭发言表示䎎成。通过后，就回到

班上ᖱ集同学ㆮ名参加，大多数同学䜭䐺

跃报名。在1948年上ॺ年，有过两次㖒课

⑨行，其中一次是抗议国民党ߋ队ᷚᵰ东

北流ӑ到北平的学生。⑨行时走在前面的

是几十个ク着青年ߋ制服、ᡤ着䫒ⴄ的从

青年ߋ䘰ᖩ的同学。当时，国民党在北平

傫有青年ߋ部队，并且䭷঻过学生⑨行队

Խ。让䘰Խ的青年ߋ同学ク着青年ߋ制服

走在⑨行队Խ的前面，如果⻠到青年ߋ来

䭷঻，就含有“（现ᖩ）青年ߋ不打（䘰

ᖩ）青年ߋ”的意思。在我参加的读书会

中，就有一个从青年ߋ䘰ᖩ的≄䊑系同

学。他੺䇹我，青年ߋ是全副美式㻵༷的

国民党精䭀部队，是为了去㔵⭨作战㘼组

建的。国民党为组建这支部队提出的ਓ号

“一ረኡ⋣一ረ㹰，十万青年十万ߋ”，

在当时是十分◰动人心的。当时参加青年ߋ

的也䜭是一Ӌ为了抗日的热㹰青年。

二、ࣖޛ൦сސ

我是在1948年上ॺ年参加新民主主义

青年联ⴏ的。一个小组，三个人，组长是

化工系的同学䲦⛣伦，组员中ਖ一个是我

同班同学㯋ੋ礼。同年12月，我们两个ⴏ

员同时入党，介绍人是在上海读中学时入

党的同班同学王䴷寰。

我对当时从事学生运动的学生的才干

是十分䫖֙的。在“于子三事件”中，国

民党报㓨发表䈜㭁学生运动的报䚃后，我

亲⵬见到㺕Ґ班组织者，问一个我不䇔识

的学生是不是要写৽傣的文章。他回答：

“是！”并ᖸ快写出来，第二天就ᮓ发出

去了。在开大会时，ੜ䈤国民党特务要用

᳤力㻝击会场，这Ӌ学生ᖸ快就䍤出一批

揭䵢和制→᳤行的ḷ语，ᖸ能打动人心。

ֻ如，有一ᑵ对联式的ḷ语，我只记得其

中一联：“何不思其源”。这是ᤷ毕业于

北大的、当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。他如

下Ԕ㻝击北大，就ᘈ了自己的⇽校。在他

的名ᆇ中፼入“不”“其”，就把这个意

思非常ᐗ࿉地表达出来了。学生会讨论通

过㖒课⑨行的决定䜭要经过◰烈的䗙论。

䛓时，学生会主席站在ࠣ子上，在ੜ取

各种意见后，合并相同的意见，ᖂ纳成㤕

干种意见，޽就这几种意见进行讨论˗޽

ᖂ纳为䖳ቁ几种意见后޽讨论，最后ᖂ纳

为两三种意见进行表决。在ᖂ纳时，是不

能落下与会者ᴮ发表过的意见的，੖ࡉ就

要㻛ᤷ责为不民主，就要㻛ᢓ上“强ྨ民

意”的ᑭ子。支持国民党的学生就会䎱机

制造␧ҡ，使会议ᖂ于ཡ䍕。所以，我对

这个学生会主席（可ᜌ我已不记得他的名

ᆇ）清Რ的ཤ㝁、杰出的ᖂ纳意见和傮傝

会议的能力，至今ᜣ起来ӽ䫖֙不已。

当时领导地下党的是ḕ⊍强（总支书

记）。清华解放后，他在生物侶一个教室

里ਜ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，这是我第一

次见到他。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我已记不

清了，能记得的一ਕ是：“这个教室也是

þ一二·九ÿ运动时þ中华民族解放先䬻

队ÿਜ开过全体会议的地方。”开会后，

他就调走了，由彭⨞云接任。1957年“৽

ਣ”运动中ḕ⊍强㻛打成“ਣ⍮”，平৽

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ଢ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ḕ是一个有水平、有能力的人。ḕ1990年
9月20日去世后，1991年2月10日《人民日

报》ᴮ发表过一ㇷ金ࠔ写的题为《ଢ人其

㨾，૰思㔥㔥》的㓚ᘥ文章，文章中ݵ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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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᛻ᜌ之情。⺞实，在“以䱦级ᯇ争为

㓢”的年代里，不⸕᢬ᵰ了多ቁ人才୺！

我为ӰѸ会从一个只读书不闻デ外事

的人，到清华ॺ年后变得热㺧于学生运

动，以至参加地下党઒˛我自己的思考

是：ᰒ有远因，也有近因。远因主要有

二：一是݂家的书是教人从政的书。《大

学》开ཤ就䈤，做人就是要正心、؞身、

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݂家的书，我㲭然

读得不多，只在小时ى读了一Ӌ，ն▌意

识里不免受了ᆳ的影响。二是中国自1840
年呖⡷战争以来，由于帝国主义ࡇ强的ץ

略，䚝受了一连Ѣࢢ地䎄Ⅾ的ቸ䗡，所◰

发的民族感情，特别是抗战中亲身经历日

本ץ略，৸有了具体的感受。这种民族感

情集中到一点就是：盼望国家能富强起

来，个人能为国家的富强尽一ԭ力䟿。近

因主要是，抗战胜利后ੜ到的是国民党政

府的种种㞀䍕с闻，对中国能在其领导下

走上一ᶑ振兴之䐟的愿望是落了空的。我

在上海ᘥ中学时，对中国大地上䘈有共产

党、解放区，㘼且䘈和国民党ᆈ在◰烈的

ᯇ争一事，是一无所闻的。到了清华后，

一是加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䇔识，䇔识到

国民党不仅㞀䍕㘼且专制⤜㻱˗二是⸕䚃

了共产党，㘼且䘈⸕䚃了ᆳ的一Ӌ理论׍

ᦞ和治国之䚃，䇔为共产党是复兴中国的

希望所在。因此，੨ᕅ我䐏着党，参加推

㘫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工作。ਖ外从外因来

䈤，地下党ṩᦞ不同人的不同特点，䟷用

不同的方式促使其进步，ࡉ起着关键性作

用。这Ӌ不同的方式也有其共同的内容，

就是结社和通过结社Ր播新思ᜣ。当时清

华大学䟷取ެ容和保护学生的办学方针，

为这种结社和Ր播新思ᜣ提供了活动的

空䰤。

三、৸ࣖᮏᆜ᭯䶟ቅ䈋僂

我们机Ỡ系这个班䘈有一个特殊之

处，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教学改革试验。

大学毕业后，一㡜要实Ґ一年。原机Ỡ系

教授ᆏቁ农，新中国成立前去了解放区，

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，负责筹建长春

第一⊭䖖制造ল。他到学校提出学生能੖

在三年级后实Ґ一年，回来޽ᘥ四年级，

有ࣙ于理论联系实际，学得更᡾实Ӌ。学

校同意了这个试验。我们这个班正常是

1951年毕业，现在要推䘏到1952年毕业。

学校同意在1952年毕业后ӽ划在1951届行

。内。由于是试验，䟷取自由报名方式ࡇ

我们班大㓖有100人ᐖਣ，有一ॺ报名参

加。实Ґ是定向的、自愿的，有30多人选

择去重工业部⊭䖖工业筹༷组，十多人去

一个重ර机ಘল的筹༷组。我报名参加前

者。ᆏ的动机լѾ是预定一批清华学生。

由于后来䘈在⊭䖖工业筹༷组内设立了ඖ

克工业筹༷组，所以我1952年毕业后就分

䝽到ඖ克工业系㔏工作。

഑、൞ᆜ⭕ՐᩔᇙՖᐛ֒

我回到学校ᘥ四年级后，不⸕䚃㻛䈱

推㦀去学生会ᩎ宣Ր工作，主要任务是在

中午ਲ਼依时ᩎ广播。为此，给我䝽༷了一

个小班子，包括两个广播员，ն写は子的

任务基本上落在我的身上。这ṧ，䲔了ᘥ

书外，我⇿天䘈要写一ㇷ广播は。不过᭸

果䘈不䭉，同学们即使ਲ਼完依一㡜也要ੜ

完广播才离开伏堂。我䘈在图书侶举办了

两次时事宣Ր活动，一次宣Ր国际时事，

一次宣Ր国内时事。形式䜭是我写出提㓢

后，请会⭫⭫的同学ṩᦞ提㓢内容在大ᆇ

报㓨上⭫成⭫，䝽上ᗵ要的ն尽可能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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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文ᆇ或数ᆇ，因此内容表达比䖳形

䊑、生动。当时学生会䘈组织⇿一个

班级集体去看，⭊至有外ᇮ来䇯时，

学校领导也领着这Ӌ外ᇮ去看。

清华一直是中央对⸕识分子宣Ր

教育的重点单位。解放ࡍ期，中央领

导经常来清华作报੺，彭ⵏ、㮴一

波、䛃仆䎵等䜭来讲过，⭊至时任法

制委员会主任的王᰾（陈绍⿩）也来

讲过ႊါ法。҄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

回京后就傜上来清华作报੺，一讲就

是ޝ个多小时。中央䘈给清华䝽༷了പ定

的宣Ր员，有㢮思ཷ、㪻南㘄、刘唾。其

中㢮思ཷ䘈是清华的政治䖵导员，给我们

上大课，讲社会发展史，当时称之䉃讲

“⥤子变人”。到1952年就不主动来了，

要去请，我就请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Խ

ᵳ。记得到了Խ的办公室后请他去清华؞

作报੺，他要我请亚洲ਨਨ长陈家康去，

到了陈的办公室，陈䈤֐䘈是请Խ去，我

৸到Խ的办公室，最后Խ䘈是答应了。

ӊ、৸ࣖള䱻ᆜ㚊⨼ӁՐ

我1952年8月毕业，组织上让我作为

席代表参加由全国学联主席（ဃ⭠，名ࡇ

ᆇᘈ了）为ഒ长的代表ഒ，到罗傜ቬ亚首

䜭布加ं斯特参加第ޝ届国际学联理事会

（代表ഒ中在校学生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

清华大学的我，ਖ一个是⊸䱣医科大学的

一位ྣ同学）。

行前，ഒ中央在北京依ᓇ设ᇤ为我们

䘱行，有第一书记冯文ᖜ、书记㪻南㘄、

国际部部长੤学䉖等。由于这时中央已决

定冯文ᖜ调离ഒ中央，由㜑㘰邦接任，因

此㜑也来了。ն因为正式文件䘈⋑有到，

所以ӽ由冯致欢䘱䇽。

我们是在8月21日ᰙ6时从西㤁机场҈

飞机去㧛斯科的。在㫉ਔ首䜭Ѽޠᐤᢈڌ

留一天，第三天到㣿联伊尔库㥘克，第四

天到㧛斯科。从㧛斯科到布加ं斯特ࡉ是

҈火䖖，8月26日动身，28日到达。

9月5日，国际学联理事会开会，11日
结ᶏ。15日，参加会议的代表组成㤕干代

表ഒ分䎤罗傜ቬ亚各地，报੺会议情况。

我去克励其市，并由我任这个ഒ的ഒ长。

到䈕市下火䖖后，在䖖站发表讲话，后৸

在䈕市为这次会议专门ਜ开的㗔Շ大会上

作了报੺。17日回到布加ं斯特后，罗方

特地把我们单⤜留下来，⑨㿸一Ӌ地方，

表示格外的友好。这Ӌ䜭䈤᰾新中国成立

后，国际地位的提高。9月26日自布加ं

斯特回到㧛斯科后，㣿联共青ഒ中央䘈要

我们在㧛斯科տ一⇥时䰤，并在㧛斯科过

国ᒶ节，一直տ到10月6日。我们տ在㧛

斯科䛺区共青ഒ的别ີ里，白天⑨㿸，ᲊ

上看ᠿ。这Ӌ䜭表᰾㣿联对中国的特别友

好，也含有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先进程度，

坚定对社会主义的ؑᘥ的意思。

10月10日回到学校后，21日我就到第

二机Ỡ工业部第ޝተ（即ඖ克工业ተ）报

到，㻛分䝽到长春一个发动机؞理ল工作。

���� ᒪ⧁च䉕δᐜ �ε৸ࣖള䱻ᆜ㚊ཝ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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␻঄㋴⾔ሯᡇж⭕Ⲻ影ଃ、ޣ

清华校䇝“自强不᚟、৊ᗧ载物”

发端于1914年梁启䎵在清华学校一次题为

《ੋ子》的╄讲。清华校䇝是对中国Ր㔏

的做人做事精神的高度ᾲ括，也是我毕业

后做人和做事的准ࡉ。ֻ如，长春䛓个ඖ

克发动机؞理ল，原是长春市的一个民用

机Ỡ工ল，䳮以胜任ඖ克发动机的؞理任

务，需要进行技术改造。我一到䈕ল，工

ল就让我担任工ল技术改造组组长，和分

䝽到䈕ল的20多个大学生进行ল里的技术

改造工作。当时䈕ল有一个㣿联顾问，不

ն不支持我们，䘈䈤֐们这Ӌ大学生⋑有

ᩎ过工ল技术改造，ᩎ了不նᩎ不好，

䘈给国家造成⎚䍩，他要向ઘᚙ来总理

੺我们。ն最㓸我们䘈是⿹承“自强不

᚟”的精神，比䖳好地完成了䈕ল的技术改

造任务。

历次运动中䜭要批ᯇ一Ӌ无䗌的人，

我总是设法避开，并同情这Ӌ㻛无䗌批ᯇ

的人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也这ṧ

做，结果㻛一个参加过长ᖱ的ᶱᐖ领导打

成了“ᶱਣ分子”，去农场ࣣ动改造。ն一

ᜣ到“৊ᗧ载物”的精神，我也无ᙘ无ᛄ。

我继承了以刘ԉ洲为代表的前䖸⸕识

分子的做法，在做好工作的同时，也写Ӌ

文章和书。现在我已经正式出版了г本

书。受清华精神的影响，我工作和生活得

ᖸඖ㦑和从容，感䉒⇽校对我的培养。

我是1956年考入清华的。从1956年到

现在，我与清华和清华校友共同度过了64
个年ཤ。作为清华的一个学子、校友，我

总的感受是处处⋀⎤着⇽校的䱣ݹ，受ᜐ

于⇽校和校友们的થ护。不管ӰѸ事，䜭

能受到⇽校和校友的关爱。作为回报，不

管我能力有多ቁ，首先ᜣ到的是要回侸⇽

校和校友的关爱。

下面就讲一下我与清华校友之䰤“ᰒ

有થ护、৸有ཹ献”的三个小᭵事。

фṗਁ㘷ժⲺ᭻Ӂ

我的㘱伴䎥安ᒶ，与我同一年考入清

华。当时她在机Ỡ制造专业制12班，我在

金相热处理专业金11班。我տ在䈊ᮻ，她

տ新ᮻ，ӂ不䇔识。到1959年，系里成立

我与三位清华校友的小故事
○李剑白（1961 届机ᷜ）

了“精密仪ಘ”新专业，从全系各班ᣭ调

了45名学生到新组建的专业，我们两人䜭

㻛ᣭ调到新专业。我当选为班里的ഒ支部

书记，她当选为ഒ支部组织委员。就这ṧ

学Ґ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，ធធ就变成了

一对。

后来৸进一步分专业。㘱伴与其他14
人学Ґ精密仪ಘ（䱰㷪仪专业），我与

ਖ外29人分到ݹ学仪ಘ专业，৸成了两个

班。ն毕业时学校䘈是ᖸ关➗，把我们两

人一同分䝽到中国科学院长春ݹ学精密机

Ỡ研究所。这是全国ݹ学机Ỡ系㔏最好的

一个研究所，有职工3000多人。工作ᖸ亪

心，生活也ᖸ满意。

到现在，ᮤᮤ61个年ཤ，我们生活上

是伴ד，工作上是ᩝẓ。我调回⊏西，她


